
他可以在河北岸辟三五分田

园，自食其力，不给政府和人民添
麻烦。经讨论，宗教局批复：鉴于
沙教士多年来靠医术造福中国人
民（沙教士懂西医），以华夏为家，
特许留住花街，政府施以少量月
俸，慰其安度晚年。一个传教士最
终靠医术在花街得以安身。

其人汉名沙约翰，四条街人

只称他沙教士，本名叫什么忘了。
解放后沙教士没活几天，1952 年
深秋去世，死在白天。那天花街暴
雨，阴历十月大雨，这没什么，关
键是大雨伴着惊雷和闪电，这有
点怪。还有人看见一团蓝色的火
球在教堂屋顶上乱飞。到晚上，雨
停了，屠夫冯半夜经过斜教堂，看

见门敞开，伸头往里看了两眼，发
现沙教士倚着墙一动不动。叫他
也不答应。冯半夜进门推了他一
把，沙教士以盘坐的方式歪倒在
地上。冯半夜吓得叫起来，声音都
变了：“沙，沙，沙教士，死，死啦！”
他害怕不是因为没见过死人，而

是没见过外国人死。
秦环念着沙教士的好，花街

人都知道的原因是，沙教士救过她
的命。1949年夏天她患疟疾，照药
店坐堂先生的方子吃，差点死掉。

沙教士给了个新方子，把她从死人
堆里拽了回来。你祖父初凡子理
解她的感恩。

过去她只是进去坐坐，现在，
她要信了。信沙教士一辈子都搭
进去的洋宗教。你祖父不懂得怎
么信，但秦环要信，只能由她信；
在你祖父看来，这人完全有资格说

一不二。问题是，她现在要请个木
匠做十字架。你祖父迅速做出判
断：只能答应，尽量减少麻烦。他
想起了三十里外的上游的白塔
镇，很多年前他在那里教过书，班
上有个年龄最大的学生是小木匠，
那时候做出来的木工活儿已经小
有名气，全镇人都看好他，现在理

所当然成了该镇最好的木匠。
“我试试。大年初六给你回

话。”
照花街的风俗，大年初六可

以出门了。他把姓曲的木匠学生
从白塔镇带过来，交给秦环。木匠
远在白塔镇，出了事也没人会去找

他碴儿，最保险。曲木匠没见过耶
稣，但他通过秦环的描述，靠出色
的天赋和专业技能，迅速在头脑里
画出了最接近耶稣本人的形象。
他用秦环给自己准备的棺材木料，
上好的槐木，在斜教堂里哼哧哼哧
干了八天，元宵节晚上，秦环给他

送来了元宵，曲木匠指着竖在墙边
的十字架说：“就它了。”

秦环端着油灯走到十字架
前，抽了一口冷气，曲木匠雕刻出
的耶稣脸，比泥塑的耶稣逼真多
了，和沙教士描述的耶稣一模一
样：那从容、哀伤的神情，嘴角的
血迹，头上的荆棘王冠，凌乱得暗
含另一种章法的胡须。这的确就
是耶稣本人的脸。再往下看耶稣

光裸的胸膛、肌肉、肋骨的形状、
伤痕、扭曲的姿势、腰布，直到两

条瘦腿，如果忽略掉木料的纹理，
这绝对是活人之躯。但是再往下，
秦环看见了一双解放鞋。她把油

灯往前凑了凑，没错，在脚踝处的
那颗钉子下面，耶稣穿着一双所
有人都在穿的解放鞋。和曲木匠
脚上的一样。
“他是光脚的呀！”秦环说。
“脚保暖很重要，”曲木匠一

边吃着猪油红糖元宵一边说，“天
太冷。他穿得已经够少的了。”

“那也不能让他穿解放鞋
啊！”
“他可以脱掉，但我必须让他

穿。”曲木匠说，“有了这双解放
鞋，我就不是在帮外国人干活儿。
谁敢帮洋鬼子干活儿啊？”

秦环想想也是，自己不怕批
斗游街，早早准备了棺材板，人家

木匠不能引火上身。得允许人家
留一手。“也好，”她说，“在中国，
穿解放鞋走起来更稳当。谢谢你
曲木匠，多吃几个元宵啊。”

穿解放鞋的耶稣让塞缪尔教
授目瞪口呆。“曲木匠太有想象力
了，太有想象力了！”他惊叹道，

“你们应该跟他说，耶稣本人也是
个木匠，但很可能技术比不上
他。”塞缪尔教授嘴里念叨着“解
放鞋、解放鞋”，然后说：“对着一
个穿着解放鞋的耶稣祈祷，会是
什么感觉呢？”

你当然不知道，你从没在他面

前祈祷过。你没有宗教信仰。但你
相信，当秦奶奶的头低下来的时

候，她是看不见解放鞋的，她的心
里也不会有这双解放鞋，当她念诵
《圣经》时，耶稣永远是光着脚的；
因为她的声音和往常相同，不过是
有时候分贝提高一些，吐字更清晰
了。你终于听见她跪在十字架前，
嘴里发出“耶路撒冷”的声音。

你们继续偷窥秦环在斜教堂

里。在那个暑假，这种偷窥几乎是
常态，隔三岔五你们就撅着屁股

趴到教堂门前，或者踮着脚尖、扒
着教堂左边仅存的窗户往里看（教
堂右边的窗户因为紧贴着人家，被

砖头堵上了。左边的窗户，为了采
光好一点，秦环请人把“文革”时
被捣毁的窗户修整了，装了两扇很
小的玻璃窗。装好的玻璃最下面
的一块很快被人砸掉，她用报纸糊
住了挡风），你们把旧报纸用手指
往上挑，看见秦环跪在十字架前的
蒲团上，手里抱着那本词典一样的

厚书。很多年后，你才知道，洋神
跟咱们中国的神不一样，祈祷和诵
经时并不需要磕头跪拜。但秦环
坚持中国式的敬神方式，蒲团，跪
拜，磕头。三只手都去挑报纸，步
调不一致，发脆的旧报纸哗哗响起
来。秦环陡然放大了声音：耶路撒
冷……

你的耳朵动了动，一个奇怪
而又悦耳的音节。“秦奶奶说什
么？最响的那几个字。”你压低嗓
音问杨杰和易长安。
“一路撒冻？”杨杰说。
“是‘野猪瞎蹦’！”易长安纠

正。

“要不，是一路瞎蹦？”杨杰也
不确定了。

你觉得都不对。凭你的直觉，
“野猪”和“瞎蹦”不足以让你的耳
朵动起来。你的耳朵会动，比较稀
罕，也是小时候你引为自豪的为数
不多的资本。你母亲以为你能通

灵，可以子承母业，但你仅仅耳朵
会动，其他方面实在天资平庸。塞

缪尔教授对你的耳朵神功很好奇，
在此技荒疏多年之后，你还是让耳
朵动了起来：上下动，前后动，转
着圈子动。看得塞缪尔教授拊掌
称妙。你相信你的耳朵。你们蹲下
来，在窗户底下争论那四个字最可
能是什么。争论半天，杨杰说：“神
经病！就是‘太上老君’又跟咱们

有屁关系？争得一头子劲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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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突然把他朝开一掀，郑重地喊：“储县长，你
干什么？”

他很是赖皮地一笑说：“你说干什么？”
“不跳不跳了。到客厅喝茶。”
“再跳一曲嘛！”
“不跳了，要么喝茶，要么……您就请回去休

息吧！我爸妈他们……兴许一会儿就回来了。”
“他们不是走亲戚去了吗？”

“说不准，回来也就几十分钟的事。”
储有良还想推进，发现她推托的感情的确是

真的。再加上也害怕她爸妈突然返回，他给发干的
嘴里咕咚了几口冷茶，就撤退了。

他一走，她就突然想到了安北斗，觉得挺对不
起他的。她甚至想到酒店去陪陪他。可到酒店一打
听，说人已背着长枪短炮，上气象站山梁上去了，
还拿了一床被子。气得她都想砸了他的门。这阵儿

又有点后悔，不该让那么美妙的音乐舞步，终止在
床前了。

安北斗今晚收获不小，竟然看到了五年前在
黄道附近出现的那颗小行星。他当时就起名为安
妮星。他甚至还把她们母女弄到山上守了半夜，想
让孩子亲自看看这颗星星，并且说一旦证明是新
发现，他就要上报小行星中心，予以编号命名。虽

然杨艳梅觉得他有些“说鬼话”，但一家人还是很
兴奋地把星空守了半夜。

他有好多次对小行星的特殊追踪，但都证明
不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发现。在浩瀚星空，找到一颗
属于自己发现的小行星，是许多天文爱好者的梦
想，但真正的发现者却寥寥无几，说明了发现行星
的难度以及需要运气。但这颗小行星让他有点大
喜过望。他清楚记得，那也正好是五年前端午节前

后。那晚天空清纯得像擦拭一净的玻璃板下压了
一块湖蓝色的透明纸。望远镜焦距刚调好，这颗不

曾见过的小行星就进入了画面。以他十几年的天
文知识积累，他十分敏锐地觉察到，这可能是一次
新发现。他连滚带爬地扑到山下，把杨艳梅和女儿
接上来，想共同见证这颗他十分肯定的发现。那时
杨艳梅也觉得野外过夜挺浪漫，虽然她妈说他们
是一对神经病。可当他把她们母女接上山后，那一
块却起了阴云，小行星消失得无影无踪，并且几年

间都再没见过。但那一块始终是他的关注点。凭记
忆，他断定，兴许这就是五年前光顾过的那一颗。
他多么想现在就飞到山下，把她们接上来，亲自见
证这颗他已在心中命名为安妮的新星哪！可他知
道，女儿不在县城。杨艳梅即使不值班，对这个也
已兴趣全无了。她甚至已将她妈那句话挂在嘴边
了：你有病吧，老白眼张天的！他就只好一人独自
享受了。

端午节这天，杨艳梅没有见他，是提前说过的
要值班。医院值班，一上手术有时十几个小时，他
也理解。但她给他送来了粽子，还有一些吃喝，倒
也让他感到温暖。晚上，他依然去看那颗小行星去
了。那个吸引力比什么都大。他甚至还怕她突然下
班后，说要来宾馆休息，他还舍不得丢掉这次难得
的观测机会呢。好在直到天亮，她都没跟他联系。

直到中午，他正睡着，手机短信响了一下：

下午五点，我带女儿来宾馆，咱们一起吃

顿饭。

五点她带着安妮准时来了。他兴奋得不停地
给安妮讲着五年前那颗小行星可能回归了。为此
他还给她讲了哈雷彗星的故事。他说天空的彗星

和大海里的鱼一样多，光太阳系就在千颗往上。而
这里面最数哈雷彗星出名。这是一个叫哈雷的英
国天文学家，通过天体运行规律计算出来的彗星。
据记载，这颗彗星七十六年出现一次，轨道如出一
辙，哈雷便断定，是同一颗彗星的三次回归。并预
言，七十六年后，它会再次回到太阳附近。可这时
哈雷先生已经五十岁，觉得自己看不到它归来了。
就在他去世后的一七五八年，彗星如期而至，因此

这颗星星就被命名为哈雷彗星了。他对安妮说：
“一九八六年，哈雷彗星又回来过一次，爸爸此生
有幸，总算见过一面。二〇六二年，它将再次回归。
而那时你都六十多岁了，爸爸也许不在人世了！爸
爸今天要给你讲的是，五年前我在阳山冠上看到
的那颗小行星，也许又回归了，我会计算它的轨
道。如果证实是同一颗，我就准备申请以你的名字

命名！”他还让安妮今晚跟他一道上山去，说或许
能亲自见证呢。

在一旁点菜的杨艳梅叨咕了一句：“又说鬼
话！”

安妮倒是很有兴趣听天文故事，不过她也问
了一句：“爸爸，昨天过端午节，我还给姥姥说，你
发现过一颗天上的小星星，要以我的名字命名呢。
姥姥说，你爸尽干些不打粮食的事，有能耐把那颗

星星拉回来，拴到自家后院才算本事。”
杨艳梅瞪了安妮一眼。 （未完待续）

茵刘醒龙 （连载 6）

万乙小心翼翼地表示：“如果

旧的东西一点也不让动，我在这
屋里只怕转身都很困难！”

曾本之武断地回应说：“如何
转身那是你自己的事！”

万乙心有不甘，就说：“听他
们说，之前是您的得意门生郝文
章在这屋里办公！”

曾本之面露愠色：“住嘴！不

要再说了！”
万乙就像初生牛犊不怕虎，

坚持往下说：“郝文章不是因为盗
窃曾侯乙尊盘，被法院判处服刑
八年吗？像他这样就算服刑期满，
也不可能恢复公职回到‘楚乙越
凫’室的！”

曾本之轻轻动了两下手指，
示意万乙走近一些，几乎是贴着
他的耳边说了一句：“叫你不要再
提这个名字，如果你非要这样说
话，你在楚学院就是连鼻屎都不
如的那种东西。”

万乙说：“什么叫鼻屎？鼻屎
是什么东西？”

曾本之说：“找你的小学启蒙
老师问去。”

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曾本
之站在屋子中间出神，不再说任
何话。

临走时，曾本之才重新开口
说了五个字：“记住我的话！”

曾本之刚回到“楚弓楚得”

室，万乙就跟了过来，主动帮忙开

窗户换空气，烧开水泡茶，还在征
得曾本之的同意后，将存放在桌
面上的一堆邮件，一一剪开封口，
再放回原处。

曾本之看着万乙做完这些，
心里有话，却不愿意说出来。

万乙显然发现曾本之的嘴唇
动了两下，就主动说：“曾先生如

果有事就请吩咐。院里让我暂时
在‘楚乙越凫’办公，就是要我优

先帮您跑腿，然后才是搞研究。”

曾本之嘴里发出连自己也不
明白是何意思的两声哼哼。年轻
的青铜重器研究者已经退到门口
了，曾本之才示意让他转回来。曾
本之还是不说话，像望闻切诊的老
中医一样，将万乙的手拿到眼前看
了一阵。万乙的手十分粗糙，从指
尖到手背，没有一丝读书人特有的

白嫩，反倒像那群天天在黄鹂路西
段的东亭邮局门口等待临时工作
机会的乡村中人。

曾本之的目光中露出一丝先
前没有的柔情：“往后你可以每个
月来我这里聊一次。”

喜出望外的万乙找不到别的
话作为表示，张口将心里最想说又

没机会说，实在憋得不能再憋的一
句话说了出来：“我一定会按时来
打扰曾先生。确定来楚学院工作之
后，我就想好了第一个研究方向，
用失蜡法复制曾侯乙尊盘！”

曾本之不置可否地说：“年轻
人都是这样，喜欢挑战难度最大的

课题！”
万乙胆大起来：“我好喜欢楚

学院！头一天报到，见所有办公室
的门上都挂着一个带楚字成语的
门牌，那种感觉实在太浪漫了。我
一直觉得浪漫古典是楚与秦的最
大文化区别。”

曾本之不冷不热地说：“有浪

漫就有恶俗。”
万乙说：“不管怎么样，总比要

到历史中去寻找浪漫的地方好！”

曾本之说：“以后每天上班，
先将自己的门牌擦干净。”

万乙带着欢天喜地的表情离
开后，曾本之在走廊里走了走。

出门左手边挂着“楚才晋用”
门牌的办公室是马跃之的，到现
在还锁着门。右手边那扇挂着“楚
越之急”门牌的办公室是为郑雄

保留的。从前郑雄天天在这屋里
进出，现在来得少了，无人擦拭的
门牌上灰蒙蒙的，像是心脏病人
的脸色那样暗淡无光。与“楚越之
急”室隔着走廊相对、也是靠北边
最后一扇门上挂着“楚馆秦楼”的
门牌，实际上是楚学院的会议室。
到此就得转身往回走。曾本之总

是这样，平时在“楚弓楚得”室做
些研究，累了困了便开门出来在
走廊里走几个来回，先往南，再往
北，从不违规。走过与“楚才晋用”
室斜对面、现在安排给万乙使用
的“楚乙越凫”室，来到了走廊的
最南端，那里有一扇门，挂着的门

牌上写的成语是既大器又狂放响
当当硬邦邦的“楚璧隋珍”。

与六楼的其他门牌相比，“楚
璧隋珍”要洁净亮堂许多，也是擦
拭过多的缘故，那木制的门牌上
竟然出现了一般古玩古董上才有
的包浆。

与“楚才晋用”室相邻的“楚

璧隋珍”室，是整个六楼面积最大
的一个套间，里面基本上是空着

的，但也没有彻底空置。往年省博

物馆展出的一级以上青铜重器，除
了实在搬不动的曾侯乙编钟，其他
稍小一些的鼎簋等器物，每年都要
搬到这间屋子里进行例行检查。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博物馆可以
自己做这些事了，为了突显曾本之
在青铜重器学界的权威性，唯独保
留曾侯乙尊盘等几件小一点的国

宝必须送到“楚璧隋珍”室年检的
规定。这项特权的保留，这也得益
于郑雄出面据理力争，才给楚学院
和曾本之保住这点颜面。

郑雄说的话确实很难被驳倒，
不用说是省博物馆，就是在整个大
中华文化圈，曾侯乙尊盘是迄今为

止唯一不可仿制的国宝级青铜重
器。在楚学院“楚璧隋珍”室进行年
检，可以使曾本之这样的学界泰斗
顺便进行零距离观测研究。像曾侯
乙尊盘这样天下无双复杂精美的
国宝，哪怕一万年弄不清楚她的奥
秘，也绝对不可以采用物理取样方
式进行破解，唯一可行的研究方法

就是肉眼观测，在时间、温度、湿度
和光线相对固定的条件下，观测的
效果自然要好很多。

不知内情的人，以为这就是
这屋子叫“楚璧隋珍”的原因，却
不知“楚璧隋珍”室的真正主人正
是那封甲骨文书信的签名者郝嘉。

二十多年前，郝嘉在“楚璧隋

珍”室可以望见东湖的窗口纵身一

跃飞天而去。
曾本之有“楚璧隋珍”室的钥

匙，而且总是随身放在裤袋里。
这一次，曾本之将手伸进裤

袋里，取出来的只是一块白手绢。
曾本之用白手绢在那门牌上细心
地擦了好一阵。擦拭完毕，他后退
一步，对着门牌再站一会，这才略

有恍惚地回到“楚弓楚得”室。
（未完待续）


